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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也门内战持续至今，社会失范状态已成为也门政治危机的重要

表征。 造成也门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国家无法有效整合传统部

落社会，在政治层面表现为部落坚持自治和分权同中央政府集权化要求之

间的对抗；经济层面表现为传统经济体系及管理方式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并

存与融合不足；文化层面则表现为部落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

盾。 厘清部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对也门现代国家构建失

败教训的总结，对也门化解政治危机、实现国家重建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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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失范理论视角下的也门部落与国家关系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变局以来，多个阿拉伯国家政局陷入动荡，也门萨利赫政权在海

合会调解下完成了权力交接，但继任的哈迪政府主导下的政治重建困难重重。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哈迪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引发了国内新一轮抗议，胡塞武装组织乘机发动

“人民革命”，全面夺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哈迪及其内阁被迫流亡沙特，沙特领导的多国

联军随即对胡塞武装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也门自此陷入多方角力与

冲突状态。 胡塞武装的强势崛起，严重冲击了也门的传统政治生态和国家稳定。 当

前也门政府军受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久拖不决，愈演

愈烈，对地区稳定和地缘政治构成一系列严峻挑战。 可以说，也门如今集多种矛盾

于一身，一方面其国内各方势力处于激烈博弈之中，另一方面也成为域内外力量争

夺的热点。

也门历史上长期存在地理隔绝与国内分裂。 及至近代，大国占领带来了政治上

的殖民化和经济上的边缘化。 也门的现代化起步于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殖民统治时

期。 现代化的外来性和强制性导致该国社会心态、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制度不能完

全提供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基础。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南、北也门共和国时期的

制度性变革推动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但国家政治合法性重构、民主运行虚化、政治参

与无序等失范现象也随之产生。 １９９０ 年国家统一后，萨利赫的威权统治在保持政治

稳定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威权主义政治带来的权力过度

集中日益受到公民政治参与诉求提升的冲击；现代国家观念与部落传统自治观的碰

撞等。 上述关系失衡引发的政治动荡、极端主义和地方分离运动等社会失范现象最

终迫使萨利赫交权下台。 近年来，也门内战导致安全形势恶化、经济濒于崩溃，凸显

出国家处于社会失范的危机中。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亨廷顿认为发展中

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动乱频发的原因，不在于其社会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摆脱落

后和实现现代化的企图，①这揭示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失范

危险。

社会失范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提出并使用。 他

指出，在一个高度失范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价值标准，缺

少行为的指南与约束，这个社会存在解体的危险。② 自涂尔干之后，社会失范作为一

个社会学概念被广泛接受，不过涵义各有不同。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认为，社会失范是指如下这种状态：“个体所处的特殊环境一方面包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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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琳：《民主与权威的平衡———亨廷顿的稳定民主论》，载《政法论坛》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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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另一方面包括社会结构……失范被看作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瓦解，尤其

是当文化规范和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严重脱

节时。”①默顿认为“失范”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断裂，是在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

间出现分裂时产生的一种状态。 据此，本文使用的社会失范概念主要指在现代国家

构建过程中，传统文化系统与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脱节，具体表现为传统的社会价

值观和秩序受到国家现代化进程冲击，并由此引发传统对现代化的抗拒，导致社会

陷入无序状态。 也门的社会失范突出表现为代表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部落

与现代国家制度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融合。
在中东国家中，部落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文化载体延续至今。 同样，部落也是

构成也门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 根据保罗·德雷施的研究，共同的祖先和血缘联系

既是也门部落之间相区别的手段，也建立了各部落之间的“兄弟”纽带。② 部落不仅

包括也门人的认同感、亲属关系和土地占有的涵义，还创造出一种稳定且有效的社

会组织手段和社会规范，是确保也门社会稳定和有效运转的基本单位。 本文尝试运

用社会失范理论，从也门部落社会入手，分别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层面，分析部落社会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与现代国家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互动，剖析

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制度化手段之间的脱节所表现出的社会失范状态，理解也门国

家当前冲突的深层逻辑，以期为深入认识也门乃至中东社会提供借鉴。

一、 也门部落社会与国家互动的历程

历史上，部落始终在也门各王朝形成和解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是王

朝统治的主要威胁力量。 从波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英国人、伊玛目和素丹到独立

后的阿拉伯军官们，都曾经尝试操控部落力量。 自 １９９０ 年南、北也门统一至 ２０１１ 年

底萨利赫交权下野，也门部落始终难以较好地融入现代政治体系中，从早期部落城

邦到神权专制王朝再到现代国家，部落始终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

（一） 早期部落城邦与王朝更替（１９１８ 年以前）

也门社会的基本单位是部落，当地人公认自己是先知努哈（Ｎｏａｈ）的后裔盖哈坦

（Ｑａｈｔａｎ）的后代。 盖哈坦的儿子希木叶尔（Ｈｉｍｙａｒ）和卡赫兰（Ｋａｈｌａｎ）构成了盖哈

坦后裔的两大著名支系。 这两大支系在也门经过长期发展，分化成大大小小、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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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罗伯特·Ｋ．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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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计的部落群体，其中也门南部的部落基本来自希木叶尔支系，而萨那以北的绝大

多数部落都起源于卡赫兰支系。 与阿拉伯半岛北部部落的游牧生活不同，位于阿拉

伯半岛南部的也门，部落大部分实现定居和以农业为生，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

的农业文明。

在古代历史上，部落以王国的形式构成了国家的结构基础。 如先后建立的马

因、盖太班、萨巴和哈德拉毛等王国基本上都是强大的部落领导人联合众多部落组

成的部落联盟国家。 因此，这一时期国家只是部落联盟的扩大形式，是一个部落对

其他部落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君主与部落社会之间开始出现不同的职能

划分。 如公元前 １４ 世纪的马因王国时期，其统治机构分为君主和由部落联盟组成的

部落委员会两部分。 其中，君主关于土地税和农业政策的决策都要咨询部落委员

会。 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帝国派驻也门的行省长官依靠当地部落管理具体事

务。 阿拔斯王朝统治后期至近代也门，基亚德埃米尔国、栽德派伊玛目王朝、哈提姆

王国、拉苏勒王朝等独立王国相继建立。 其中，１７ 世纪兴起的栽德派卡塞姆王朝时

期，使王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具代表性。 卡塞姆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伊玛目家族

的神圣性和民众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上，伊玛目家族和宗教精英组成的统治集团面对

的是也门北部大量具有自治性质的部落。 与部落开展合作有助于在不改变部落边

界的同时，王国疆域成为部落领地的聚合，王国的控制和管理机构通过统治部落实

现。 部落不仅是王国的收税官，也是王国税收制度的维护力量。 卡塞姆王朝后期，

很多国家文件与部落文件内容、术语和表达基本相同。① 概言之，统治集团由于宗

教、合法性和学识与部落区别开来，但它们拥有相同的政治文化。 王朝统治方式接

近于部落，部落参与王朝的冲突调解和条约拟定。 部落成为国家管理的重要合作

者，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 １９ 世纪晚期栽德派伊玛目时期和 ２０ 世纪穆塔瓦基利亚王

国时期。

在 １８ 世纪末开始，部落在伊玛目的频繁更替中不断壮大力量，也门各地区日益

碎片化，地区划分多以部落界线为据，这势必遭受外部势力的干涉。 １９ 世纪也门北

部和南部分别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所占领。 奥斯曼帝国两次占领也门期间，部落是

也门伊玛目抗奥斗争和征服活动重要的依靠力量，部落武装也是伊玛目军事力量的

主要组成部分。 尽管伊玛目是国家的统治者，但权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传统部落手

中，它们享有经济和政治特权。 ９ 世纪至 １８ 世纪，也门人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国家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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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的碎片化”①。 也门早期历史中的各王朝本质上仍是扩大化的部落国家。
（二）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与部落的互动（１９１８ 年～１９６２ 年）

随着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也门于 １９１８ 年建立了伊玛目叶海亚统治的穆塔

瓦基利亚王国，成为阿拉伯地区第一个脱离外来统治、宣告独立的国家。 穆塔瓦基

利亚王国虽然保持着伊玛目神权专制政体，但其统治时期基本确立了也门现代国家

的领土范围，通过国家集权部分削弱了部落社会的独立性，奠定了也门现代国家的

基础。
部落曾是伊玛目抗奥斗争和实现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军队领导人通常都是各

部落的首领，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会在表示效忠伊玛目的书面协议上签字。 传统上

部落对伊玛目的忠诚主要表现为服从由国家法官执行的伊斯兰教法，相互合作以维

持秩序，在行政和军事上支持伊玛目，按规定向伊玛目缴纳税收等。 穆塔瓦基利亚

王国时期，随着统治地位的稳固，伊玛目叶海亚开始强化对部落的控制，主要措施包

括收回部分地区的税收权，建立政府军以摆脱部落武装的控制，以金钱利诱手段分

化部落首领，实行人质制度以牵制部落等。
伊玛目叶海亚在形式上建立了统一的行政和司法体系，极大地压制了部落首领

的权力。 卡塞姆王朝时期，伊玛目已不再是之前部落纷争的“仲裁者”；而穆塔瓦基

利亚王国的伊玛目是一位高高在上，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但这种集

权化过程并没有破坏也门部落体系，他们的传统需求依然存在，如保留自治权、对金

钱和武器的渴望以及完成宗教义务等。 也门部落组织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一定程

度上伊玛目仍依赖部落力量实现对国家各个地区的管理。
（三） 部落与也门现代国家的互动（１９６２ 年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受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南、北也门分别建立南也门人民

共和国（１９７０ 年更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南也门”）和阿拉伯也门共

和国（以下简称“北也门”）。 １９９０ 年南、北也门宣布统一，萨利赫担任总统直至 ２０１１
年底交权。 这一时期是也门进入现代国家实质性建设的阶段，国家的现代政治和经

济制度相继建立。
１． 统一前南、北也门的国家与部落（１９６２ 年～１９９０ 年）
北也门共和国时期是部落与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部落力量被进一步整合进

国家政治制度的构建中，成为也门国家机体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开明的部落首

领支持“９·２６”革命，在内战中成为共和派对抗君主派的重要力量，同时充当着两派

间和谈的调解力量，并最终促成民族和解。 北也门共和国时期大量内战中支持共和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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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部落首领被委任为政府官员。 部落力量成为也门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同时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大部落首领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竭力干涉国

家政务，试图控制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其中包括内阁部长即总理的任命。 从埃利

亚尼政府频繁更迭内阁总理、阻挠南北也门统一进程，到哈姆迪、加什米政府努力清除

政府中的部落势力，都可以看到部落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干涉。 部落势力对国家政治制

度构建的干预使得刚刚经历内战的共和国政局动荡，现代国家制度构建困难重重。
南也门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分裂为一个城市化的亚丁和碎片化的内陆。 除亚

丁外，南部其他地区由各自独立的素丹国和部落进行统治。 自南也门政体选择民族

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南部地区的部落成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部落首领作为地

主受到打压，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当地部落主义逐渐弱化，但自 １９９０ 年也门

统一后又出现复兴。
２． 萨利赫威权统治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１９９０ 年～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９０ 年也门结束南、北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原北也门共和国总统萨利赫当选为

统一的也门共和国总统。 经历了短暂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后，萨利赫逐渐确立了个人

威权统治的政治结构，通过平衡部落等各方势力的策略维持政局稳定。
第一，萨利赫努力协调政府与部落关系，确保部落成员正常的政治参与途径。

萨利赫政府延续了北也门共和国时期加强与部落合作的政策，除保持与哈希德部落

大首领艾哈迈尔家族的密切关系并赢得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支持外，还积极促进部落

制度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融合。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北也门召开全国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

并通过《民族宪章》。 该宪章作为全国政治行动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以宪政民主和社

会法制为施政原则，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目标。 这与传统部落制度在政治权力、
权限和司法权等方面存在冲突。 为了弱化这种冲突带来的部落反抗，也门政府保障

每位公民包括各部落成员拥有参与政治的合法途径。 例如，部落成员可以通过全国

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参政进入国家和地方议会中。 此外，针对各地方部落传统内部

自治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冲突，萨利赫政府努力将部落纳入地方行政管理的范围内，
即以部落首领充当地方管理者，以部落疆界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 政府还

允许各地方部落首领自主制定符合地方部落特色的政策法规。
第二，萨利赫以拉拢和奖励等方式安抚部落。 除了对显赫部落首领授予高位，

萨利赫还擅长使用拉拢、奖励的方式获得部落的支持。 这种奖励具体包括允诺给予

部落首领武器、金钱或土地。 为得到哈希德部落艾哈迈尔家族的支持，萨利赫将国

家经济中获利最多的石油、金融和电信等企业交给其家族人员经营。 如哈希德部落

首领的弟弟哈米德·艾哈迈尔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一直担任也门国会议员，他还是也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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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和萨巴伊斯兰银行的所有者。①

第三，政府积极打击部落暴力活动，减少部落间的冲突。 也门部落暴力活动频

发，每年有数以百计的普通民众在各种部落冲突中受伤，部落冲突所带来的复仇活

动造成更多的伤亡和部落社会的动荡。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在沙特也门边界附近的瓦拉赫

（Ｗａｉｌａｈ）部落与相邻部落的冲突就造成至少 ３９ 人死亡、２００ 多人受伤。② 面对国内

部落暴力活动频发，萨利赫政府除了通过法律手段，如曾试图在城市中实施禁枪的

举措外，通常使用部落传统的“仲裁”方式解决冲突，即政府在处理部落冲突时扮演

仲裁者的角色，用部落的方式来解决较大部落间的冲突。

３． “阿拉伯之春”后的也门政治危机与部落（２０１１ 年至今）
２０１１ 年萨利赫在盟友背叛和大规模民众示威中黯然交权，但继任的哈迪政府并

没有实现也门的政治稳定。 ２０１５ 年由于胡塞武装的夺权活动，也门陷入内战。 政治

动荡带来传统部落势力坐大，经过战争淬炼的部落力量成为影响也门国家重构中的

重要因素。
第一，哈迪政府尽力协调政府与部落的关系，平衡部落利益，却收效甚微。 哈迪

上台后没有很好地解决好政治过渡、起草新宪法、反腐败、打击恐怖主义、安抚北部

胡塞武装和南方分离运动、改善民生等难题。 更重要的是，哈迪政府没有得到重要

部落首领的支持，国法政令难出首都，不能有效掌控全国。 分布在也门全国各地的

各大部落在此期间也基本上未能参与到政治重建中，而这些部落对也门局势有着重

要的影响。
第二，胡塞武装组织的夺权活动引发部落间的武装冲突。 自 ２０１１ 年也门政局动

荡以来，胡塞武装组织和哈希德部落实际控制着也门北方各省。 尽管哈希德部落与

胡塞武装同属什叶派，但两者政治矛盾尖锐。 在哈贾省，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胡塞和伊斯

兰改革集团的部落之间已经爆发了六轮武装冲突，在焦夫省和萨那省的阿尔哈卜

（Ａｒｈａｂ）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不断造成人员伤亡。 自 ２０１５ 年内战爆发后，胡塞武装

与哈希德部落和其他亲哈迪政府部落间的武装冲突不断。
第三，政治危机持续，部落间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分化组合之中。

２０１７ 年也门的主要政治力量包括：哈迪政府的支持者和部落力量；支持萨利赫的部

落与胡塞武装部落之间的联盟、南部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的部落力量；在东部持续泛

滥的极端组织。 部落之间由于支持者的不同而兵戎相见，部落冲突、各主要势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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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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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冲突不断。 同时各派势力成为沙特、阿联酋和伊朗等国的代理人，进一步加剧

了地区局势动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萨利赫在与胡塞武装组织的内讧中丧命，其支持势

力所占据的萨那及其周围据点全都易手，胡塞武装组织在也门北部一家独大；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也门南部分离组织南方过渡委员会与哈迪政府军发生军事冲突。 当前也门

各派间政治冲突可以说是其国内部落斗争的延续，其具体表现是北部部落在胡塞武

装和“基地”组织之间选边站队，南部部落则在哈迪政府与南方分离势力之间选择。

因此，部落因素在也门未来局势中仍至关重要。
从也门部落与国家的互动历程可以看出，部落始终是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举足

轻重的力量。 早期部落在国家形成、抵抗外部势力入侵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至

近代的也门民族国家起步阶段，部落在反抗殖民势力和保卫国家领土统一中也发挥

了积极作用，同时部落势力日渐渗透到现代国家政治中，一度导致北也门共和国的

政局动荡。 萨利赫执政时期，积极拉拢哈希德部落，同时平衡国内各派势力，维持了

政局近 ３４ 年的相对稳定，但最终在部落盟友的背叛中被迫交权。 部落作为也门社会

的基本单位，其内部的团结以及部落习惯法不仅增强了部落的凝聚力，而且约束着

部落成员的道德行为；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管理网络奠定了国家基层管理的基本形

式，而部落习俗和习惯法则成为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手段之一。 总之，也门部落社

会长期存在既体现出传统文化系统的强大生命力，又表明也门必须面对如何处理好

现代国家构建与传统文化制度的难题。

二、 社会失范视角下也门部落与国家现代制度的碰撞

社会失范是指社会结构中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的不一致导致的非正常行为或

状态，具体包含社会结构的失范和社会成员行为失范两个层面。 前者主要是规范本

身的失范，后者则是规范对象的失范。 社会结构的失范表现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

所呈现出的一种紧张状态，是一种价值目标和制度手段存在脆弱关系的状态。 其

中，文化结构为社会成员规定了行为的价值目标，可通过社会化转化为实际需求；而

社会结构为社会成员规定了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合法的制度手段。 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由于社会资源条件的差异，按照既定的制度手段实现价值目标的合法设施和

机会，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实际分配是不均衡的。 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社会结构

中的一部分人而言，社会所规定的价值目标与社会所认同的制度手段之间存在一定

的张力。 因此，“无论目标如何，文化目标与可行的规范手段之间的矛盾都会产生失

·７７·



中东国别研究： 伊朗和也门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范的倾向”①。 规范对象的失范主要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现行社会规范的

行为。 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员两个层面的失范在也门传统部落与现代国家的互动关

系中都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化手段的实施与文化目

标间的差异，以及部落本身对上述进程的反应。

（一） 部落对现代政治制度认知的错位

１． 伊玛目专制主义与部落传统的此消彼长（１９１８ 年～１９６２ 年）
（１） 栽德主义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及部落习俗的延续。 与早期部落国家

时期不同，１９１８ 年伊玛目叶海亚是以也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的身份成为也门独立

国家的统治者的，王国的统治以栽德主义为伊玛目合法性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伊玛目的目标是努力使也门社会依据信仰的原则办事，依据伊斯兰教法治国。 面对

强大的部落社会，伊玛目在推行栽德主义时也保持着灵活性，甚至有些方面按照与

栽德派教义相冲突但与传统的部落价值相一致的原则管理国家。
（２） 政府管理与部落管理的区分。 在也门传统的政体形式下，伊玛目既是宗教

领袖，也是政治元首和国家最高军事统帅，还是也门最高伊斯兰法院法官。 在奥斯

曼帝国占领也门时期实行宪政改革、将议会制度带入也门的基础上，伊玛目建立了

相对完善且具有现代性的政府管理部门，取代了早期部落国家依靠部落进行间接管

理的传统模式。 中央政府的首相和各部大臣都由叶海亚所属的哈米德丁家族成员

和栽德派圣裔担任，并对伊玛目负责。 全国行政区域的设置基本延续了奥斯曼人的

做法，划分为 ７ 个省，下设县、区和村各级行政机构，省长由伊玛目任命，他们的职能

仅限一般事务，重要和紧急事务必须请示伊玛目才能处理。

（３） 部落武装受到职业军队的威胁。 王国初期，伊玛目只有少量近卫军和雇佣

军，在战争时需要动员部落武装。 为摆脱对部落武装的依赖，叶海亚统治伊始就着

手建立职业军队。 １９１９ 年，伊玛目开始以“土耳其军队的纪律”训练来自萨那周围部

落的 ２，０００ 名成年男子。 据记载，军队被划分为若干“分队”（ ｔａｂｕｒｓ），每三个分队组

成一个“大行政区（ ｌｉｗａ）”，每三个行政区被称为“菲尔卡”（ ｆｉｒｑａｈ），整体称之为“常
胜正规军”（Ｖｉｃｔｏ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ｒｍｙ），每个小分队由 ４ 个组组成，各自有自己的编

号。 至 １９２０ 年，也门正规军人数达到 １．５ 万至 ２ 万人左右。③ 与部落武装不同，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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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Ｋ．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 ３０８ 页。
栽德派是什叶派的一个重要支派，亦称五伊玛目派。 该教派规定教派领袖伊玛目必须是什叶派鼻祖

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即“圣裔“，还规定允许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有几个伊玛目。 栽德主义是以栽德派教义为

基础所衍生出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努力追求源于先知的世俗和宗教权力，具有为被杀害的栽德及其儿子

复仇的战斗精神。 如果不考虑宗教义务上的微小区别，其与逊尼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坚持伊玛目国家制度。
［也门］穆罕默德·扎拔拉：《伊历十四世纪也门的伊玛目们》 （第三卷） （阿拉伯文），开罗：萨拉菲印

书馆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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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都享受固定的军饷。 伊玛目的上述政策加强了中央权威，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家

的进一步分裂。
（４） 以“人质制度”和分化政策削弱部落的独立性。 伊玛目采取谈判、利诱和分

化等多种方式控制部落，对无法操控的部落则以“圣战”名义对其征讨并实行人质制

度，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伊玛目扣押的各重要部落的人质数接近 ３，０００ 人。 至 １９２８ 年，哈
希德各部落均处于伊玛目控制之下；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伊玛目逐渐控制了马里卜和塔

伊兹地区的重要部落。
２． 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化与部落的融入和排斥（１９６２ 年～２０１１ 年）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也门进入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构建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

共和制、国家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的相继建立和完善，也门政治制度化建

设初步完成。 部落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对现代国家制度化和政府管理的态

度则日益表现出排斥和抵制情绪。
（１） 统一前南、北也门的国家政治与部落

北、南也门分别选择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两种全新且截然不同的发

展道路，导致部落与国家关系复杂多样且差异明显。
在北也门，在部落力量进入国家政治进程的同时，部落独立性也不断增强。 共

和国建立后很快爆发君主派与共和派之间的内战，也门部落也分化为两大阵营加入

战争。 此外，部落力量还参与政治制度建设和民族和解过程。 支持共和国的部落首

领被委任为政府官员，内战结束后的埃利亚尼政府时期，重要的部落首领都进入了

以哈希德部落的艾哈迈尔为主席的国民大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１９６９ 年成立）和协

商委员会（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１９７１ 年成立）。 其中，艾哈迈尔、辛南·阿布·拉胡

姆（Ｓｉｎａｎ Ａｂｕ Ｌａｈｕｍ）和艾哈迈德·阿里·玛塔里（Ａｈｍａｄ Ａｌｉ ａｌ⁃Ｍａｔａｒｉ）等人地位

显赫，成为也门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然而，政府的拉拢导致部落势力坐大，
此后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部落势力强行干涉国家现代政治

制度建设的恶果，其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内战中部落分别加入君主派与共和派的原因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而是

为了获取利益、扩大势力范围。 这迫使两派及其背后的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以提

供金钱和武器的方式拉拢重要部落，其直接后果是内战结束后部落拥有雄厚的财力

和武力，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强大到足以对共和国体制产生影响。
第二，内战结束后的共和国努力实现政府机构制度化，确立了共和政体，现代行

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相继设立，并开放党派活动。 然而，这在政治制度化的框架内则

是部落势力对军队、议会、政府甚至整个政治系统重要职位的把控。 正如有关评价

所言，国家“试图通过现代官僚控制部落社会……虽然是以现代形式，也只能导致部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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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影响的加强”①。 在也门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机构的部落化导致本已

清晰的国家管理制度与部落管理之间的界限又变得模糊不清。

第三，在内战结束后，部落首领仍在接受邻国沙特的金钱和物资资助，这反映了

政治义务与国家忠诚从来都不是部落优先考虑的内容。

南也门共和国时期通过完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致力于排除部落对政治

的影响力，其中以数字命名省份，便是打破部落边界、削弱部落主义的做法。 土地改

革的实施又彻底消除了农村地区部落首领的土地占有，摧毁了部落传统的生产关系。

也门统一前的国家与部落的互动表现为南也门国家能力相对强大，大力消除部

落在城市和农村的影响，依靠国家行政和立法实现管理，但仍没有彻底根除部落在

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而北也门国家能力相对有限，政府管理与部落管理功能重合，国

家很难实现社会控制，更谈不上利用行政和立法规范社会管理。 南、北也门分立时

期存在的政局不稳、政变频繁、暗杀事件层出不穷等，都是社会失范的表现。

（２） 统一后威权政体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错位

在这一时期，部落对国家制度既有融入也有排斥，其中对国家观念、政府管理的

排斥出现强化趋势。

萨利赫时期，也门现代国家制度和机构建设更加完备。 也门政治体制的基本权

力架构主要包括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构，还包括政党、地方（省级）政府等机构。

至 ２０１１ 年也门拥有两个立法机关（３１１ 个席位的议会和 １１１ 个席位的协商会议），４６

个政党，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已经进行了至少 ４ 次议会选举。 面对现代政治制度和机构的

建立，也门部落也适时作出调整，以融入姿态与国家实现互动。

首先，通过组建政党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哈希德部

落支持创建的伊斯兰改革集团党，曾两次参与组建联合政府，以及巴基勒部落联盟

支持的复兴党等。 其次，敦促政府对地方放权，根据“集中的中央计划和分散的地方

管理”的原则，萨利赫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实行地方管理改革，将地方财政和管理权力下

放到地方政府；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也门议会通过地方政权法修正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最后，借助政治特权获得大量利益。 萨利赫政府延续了之前北也门政府的做法，在

政府各管理部门、军队、司法和教育机构中吸纳了大批部落领导人担任要职，政府通

过向部落首领发放津贴，提供重要岗位和将全国重要盈利性行业交给他们等方式获

取部落的支持。

·０８·

① Ｅｌｈａｍ Ｍ． Ｍａｎｅａ， “Ｙｅｍ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 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１１， １９９６， ｐ． 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ｅｍｅｎｗａｔｅｒ．ｏｒｇ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Ｍａｎｅａ⁃Ｅｌｈａｍ⁃Ｍ．⁃１９９５．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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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适应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同时，也门部落始终存在对国家和政府认识错位。
第一，１９９４ 年内战导致部落对国家的疑虑日增。 １９９４ 年刚刚统一的也门爆发内

战，也门社会党成员不断遭到暗杀和爆炸袭击、街头骚乱和民众罢工游行，混乱局面

导致以“自我保护”意识为核心的部落认同复兴。 部落认同的复兴是南部和北部的

部落面对危局借助传统“调解”手段以保护本部落免于国家政治冲突的方式。 南北

地区的部落都认为国家正在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 政治形势的恶化使得

各部落联合召开正式会议，呼吁放下分歧，强调部落认同并提出“也门属于部落，部
落属于也门”①的口号。 这一事实揭示了部落对国家认同的排斥态度。 由于长期历

史与文化的浸润，部落成员首先认同自身是也门人，但对部落成员而言，国家仅仅是

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的代名词。
第二，政府试图排除部落管理的方式加剧了部落的不信任。 也门现代政府体系

的构建与完善是依靠部落精英的支持得以完成的，但政府现代化治理又试图摆脱部

落的影响力。 现代政府认为部落管理方式是野蛮和落后的，而政府干涉地方部落管

理的做法又导致部落认为政府是一个外来的干涉者。 例如，在政府军与部落武装关

系上，前者也吸纳后者，但只有最忠诚于总统的部落才能进入；政府试图培训部落民

兵，但部落认为这是企图挟持人质以控制部落，派驻地方的政府军被部落视为对自

己土地的入侵。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也门政治发展的主线是构建现代国家，但也门部落社会

与国家政治变迁的复杂互动反映出部落自治传统与现代国家整合的不一致性，部落

管理与政府制度之间时有冲突，导致国家管理始终无法替代部落对地方事务的管

理。 部落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认知错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不符，部落管理对抗现

代国家制度，从而造成在部落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部落势力左右政局、管理效率低

下、腐败现象严重等失范现象。
（二） 部落与国家经济活动的断裂

除了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建设之外，构建也门现代国家还包含经济建设和转型

等重要内容。 也门实质性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始于南、北也门共和国时期，也
门统一后，石油开采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经济发

展并没有改善民众最关心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也门的贫困率

已经达到 ５２％，大约 １，２００ 万的也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② 近年来也门政治危

·１８·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Ｗｙｌｌｉｅ， “Ｙｅｍｅｎ⁃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ｋ，” Ｊａｎ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 Ｍａｒｃｈ ６， １９９４， ｐｐ．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２００ 万也门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丁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ａｄｅｎ．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２１２ ／ ２０１２１２０８４９６２９１．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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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持续发酵，使该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也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从现代社会失范的视角来看，也门经济活

动中始终存在受国家监管的正规市场和国家监管之外的非正规市场两种经济活动

方式，即也门国家主导的正规市场和部落社会主导的非正规市场。 两种经济活动的

区别主要在于货币交易或以物易物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是否由国家决定。① 在现

代经济中，金融和货币均应体现国家合法性。 在也门，正规市场中货币的价值主要

体现在国家对其合法性的认可，而对于部落社会，货币价值仅与商品交易和市场活

动有关。 在也门始终存在国家与部落两种不同的规则体系。 在传统的文化系统中，
部落首领构成的精英通过亲属网络关系对市场活动和个人商业活动进行监管，并且

根据需求情况不断调整以达到平衡和监督。 而在现代国家构建国家则坚持政府对

经济活动的监管权力。 因此，在也门的经济结构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
两套不同的监管制度，两者相互影响但又独立存在。

１． 国家主导下的现代也门经济体系的确立

（１） 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

１９９４ 年内战结束，也门面临国家重建的任务。 萨利赫政府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财政和行政改革，并于 １９９６ 年起实施旨

在紧缩赤字、减少开支、降低通货膨胀和保持汇率稳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至 １９９８
年，也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转机，经济改革初见成效。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也门通过修订

宪法的全民公投，新成立的政府制定了三大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２５ 年远景规划和减少贫困计划。 其中，２０２５ 年远景计划确立了三大目标：通

过中期的发展计划，不断寻求解决长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动员一切经济和社

会资源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限制；根据也门经济和社会现实，实现传统和

现代的结合。 ２００６ 年也门政府确定了第三个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当年 １０ 月

制定了也门历史上第一个公共投资项目。 但在 ２０１１ 年也门发生动荡后，该国经济陷

入停滞甚至濒于崩溃。 尽管也门至今仍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国家经济发

展纲要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指导作用，现代市场和经济体

系的建立有利于国家对传统力量的整合。
（２） 现代经济体系的确立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也门先后建立了现代产业结构，石油产业是重要支柱

·２８·

① Ｂｒｉａｎ Ｊａｍｅｓ Ｓｔ． Ｌｅｄｇ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８， ２０１０，
ｐ． ５１， ｈｔｔｐ： ／ ／ ｓ３．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 ／ ｃｈｓｓｗｅ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１８０３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ＳｔＬｅｄｇｅｒ＿４９０＿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ｄｆ？１４５９６９５８９８，登录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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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以水泥业和采矿业为主的现代工业相继出现，服务业也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 也门还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了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和银行体系，推

出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鼓励出口等措施。 也门进口的商品主要有运输

工具、机械设备等国内建设所需的物资以及大量轻工产品；出口产品主要有石油、棉

花、咖啡、烟叶、香料和海产品等。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０９ 年数据，也门总人口达 ２，２９０

万，国民生产总值为 ２６２ 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９６０ 美元。 根据也门当地商品价

格，人均国民收入在也门当地市场的实际购买能力提高了约 １６０％，换言之，９６０ 美元

的人均国民收入实际上可以在当地市场中购买约 ２，５００ 美元的商品。①

２． 自成体系的部落经济

在也门历史上，部落构成国家基本经济单位，全国各地土地分配、作物种植、灌

溉和收税都是通过部落组织进行。 从古代至近代，部落多以农业为生，基本能实现

自给自足，但部落也广泛参与商业活动，逐渐形成了深受部落传统文化影响的部落

经济。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以来，也门的部落传统受到现代经济的

冲击，但部落经济活动中仍保持着传统特色。

（１） 部落管理地方市场。 部落地区的城镇有小规模的定期集市，摊贩在每周固

定日子聚集于此，多以当地人为主。 但除首都萨那等大城市之外，也门各地市场无

论大小，其管理和保护都来自当地部落。 通常部落首领是其领地内市场的保护人，

该部落有义务保护来到市场的任何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可以仲裁和调解市场发

生的冲突行为，也拥有逮捕任何违反市场规则者的权力。 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取决于

该市场的商业活力，也受到该地区部落政治地位变化的影响。 针对市场管理，部落

也有相应的习惯法规，一般“对市场的攻击行为和对通往市场道路的破坏，部落都会

作为整体反对或对抗做出上述行为的部落或个人”②。 可见，部落与当地市场的关系

密切，保护市场也成为提高部落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此外，市场还是部落发布公告

及解决部落间冲突的重要场所。

（２） 现代经济活动与部落文化互动。 传统部落中存在等级划分，除了部落首领

与普通成员，商人和服务行业从业者（如理发师、屠夫、鼓手等）在部落中的地位较

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集市和商业活动被部落视为“卑微不洁”的工作。 随着现

代经济活动的开展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大批也门人前往海湾国家打工，源源

不断寄回的侨汇收入不仅带动了也门国内市场的繁荣，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部落成

·３８·

①

②

Ｂｒｉａｎ Ｊａｍｅｓ Ｓｔ． Ｌｅｄｇ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ｐ． ４６．

Ｐａｕｌ Ｄｒｅｓｃｈ， Ｔｒｉｂ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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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改变了对商业的传统观念。 许多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经商，其商业活动与国家经

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事职业包括出国务工、建筑工人和卡车、挖掘机司机等。 大的部

落联盟首领所在家族则依靠政治特权垄断电信、石油等重要行业。 尽管现代经济活

动冲击着传统的部落亲属关系，但部落成员与部落的纽带并未中断，前者对身份地

位优越性的确认，并不是以经济优势或者财富来衡量的。 例如，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哈
希德部落在沙特边境的石油运输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政府要求其上缴公路通行费和

税收，哈希德部落则将大量卡车停在萨那高级军官的门前堵塞道路以示对政府的抗

议，最终由首领出面与政府会谈达成了部落只需缴纳三分之一税收的条件。
根据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在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关系中，处在社会结构

中不同位置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手段达到社会认同的文化目标。 其中，也门部落

社会在实现手段上表现为退却主义和反抗，①即部落有意识地对抗国家整合的文化

目标，同时否定国家制度化手段。
在也门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是国家和社会各群体所追求的目

标，但达成这种目标的合法手段却因社会各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而存在差别。 也门

国家政治中的威权结构导致国家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利益垄断在少数人手中。 对

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经济上始终处于被剥夺地位，必然产生挫折和愤怒，陷入无法

达成目标的失范状态。 对部落整体而言，面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部落社会

或者消极应对，或者以部落传统影响经济活动。 部落传统管理结构与现代经济结构

之间存在冲突与断裂。 在也门，虽然部落广泛参与经济活动，部落成员的商业活动

多在正规市场上进行，但这不意味着部落与现代经济活动的融合，反而出现了部落

传统对经济活动影响加深的趋势。 每当部落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争执时，都是

部落首领出面协商，政府为拉拢部落支持通常会根据部落提出的调解方案解决争

端，反过来促使部落成员进一步依赖部落体系。 非正规市场的长期存在是“后发外

生型现代化国家”②现代市场体系建立过程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部落及其传统

文化对非正规市场的主导，植根于也门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文化目标的脱节，突出

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失范现象。
（三） 部落文化与国家文化层面的脱节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和推进国

·４８·

①

②

默顿将群体采取的目标和方法分为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五种，详见［美］罗伯特·
Ｋ．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 ２７５ 页。

依据一个国家现代化起始时间和现代化最初的启动因素，目前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可分为“先
发内源型”和“后发外生型”两大类型。 前者主要指英国、法国和 １８ 世纪后期美国等大部分西欧国家；后者主要

指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德国、日本、俄国和二战后开始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也门无疑属于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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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之一。 要完成国家认同这一现代国家的文化目标，国家需要建

立一套制度化的机制。 在也门，国家认同的构建主要通过国家制度化手段，力图将

包括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制度整合进国家结构中。 但也门政

治危机的现实表明，这种整合过程并不成功。
历史上，也门由于地理疆界形成较早，民众较早就形成了对也门这块土地和文

化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也门人民具备现代国家认同的观念。 近代以来，也门逐

步从一个部落认同为主、没有现代国家概念的地区发展成具有主权独立、疆界确定

的现代民族国家。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伊玛目以伊斯兰教栽德主义作为意识形

态的基础，强调伊玛目神权统治的合法性，试图通过共同的宗教认同构建统一的国

家。 但神权专制和封建保守的统治方式最终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所推翻，也门人

民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完成了初步的国家构建，北、南也门相继独立，并以现代共和制

政体作为新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也门统一就是建立在全体国民对国家统一的

共同认同之上，但萨利赫时期构建威权政体，通过利益交换和平衡策略维持政治平

衡，其最终交权以及也门当前碎片化的现实都反映出现代国家认同构建的失败，也
门面临新的国家重建。 也门现代国家认同仅停留在初步阶段，除了教派和地方主义

势力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中部落文化与现代国家构建目标之间存在

断裂。
第一，部落社会以维护荣誉为核心的认同高于国家认同。 在也门，“荣誉”分

为两类，第一类指部落的声望和信誉；第二种指部落成员携带枪支和佩戴腰刀的

个人荣誉。 对也门部落而言，荣誉还包括对儿童、地位较低的非部落民和非穆斯

林的保护。 对于部落民，荣誉首先是指自己的土地、财产和武器，包括庄稼和家畜

等，对这些财物的破坏行为被视对部落整体荣誉的挑战，即部落荣誉来自于其领

地范围的不可侵犯性。 一旦缺乏对部落领地范围内土地、财产等的保卫能力，部
落成员便丧失了荣誉。 个人在村庄和部落中也就没有容身之地，不得不脱离村

庄和部落寄人篱下，丧失部落成员的资格，其家族和子嗣也会因此长期蒙羞，唯
有重新战斗，夺回自己的荣誉，才能重返部落。 因此，部落荣誉高于地区或国家

利益，这同样解释了也门部落从不会因为国家利益而拒绝接受沙特阿拉伯的

资助。
也门部落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观。 也门部落数量众多且大多数部落领土界限

是长期固定不变的。 长达几个世纪固定的领土范围，再加上农业定居生活使当地部

落产生强烈的对土地的依恋情感和基于地域之上的认同感。 在也门，部落间的差异

性多体现在地理和边界上。 部落间的广泛对立或敌对导致政治合作困难，难以达成

·５８·



中东国别研究： 伊朗和也门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稳定的政治联盟，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了也门部落社会的碎片化。① 因此，也门

部落社会以谱系为基础沿着地理边界分裂为众多相互独立的松散的社会实体。 这

些社会组织大都拥有各自的首领、经济上自给自足、管理上自成体系，部落间的结盟

和对抗时刻处于变动之中。

第二，部落调解机制优先于国家法律法规。 部落习俗和伊斯兰教法是处理也门

部落事务最重要的准则，主要涉及民事和刑事范畴，特别是处理有关的部落争执和

对部落成员的惩处。 拥有显赫地位、受到公认的“仲裁者”，通常都是熟知习俗和部

落法规的人。 如今，部落习俗和法规仍是处理也门部落社会内部矛盾的规范。 当部

落间发生争端时会优先使用部落调解机制，即发生争议的双方暂停交往，各自寻求

自己的“保护人”（ａｌ⁃Ｑａｈ），再由后者请求具有声望的部落首领或者宗教人士以“调

解者”的身份在争端部落间进行传话调解，最终解决争端。 在具体实践中，调解过程

通常是由三到四个部落首领轮流进行，涉及部落联盟间的争端通常需要几十位首领

进行调解和签字才能最终达成协定。 调解者在解决争端中可以获得报酬和声望。

这种方式甚至常常用以解决部落与政府间的冲突。

第三，部落自治传统与国家管理制度的抵触。 处于自治状态的也门部落社会事

实上就是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实体。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部落确立了以“平

衡对抗”确保自身安全的原则。 “平衡对抗”既是部落自我管理的基础，又是建立在

分权和自治基础上的重要原则。 部落不论大小，基于血亲关系，每个部落成员都有

责任保护本族成员，抵御外敌。 如今，也门偏远省份的部落受本省政府的直接管辖。

但是，也门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能否顺利贯彻，并不取决于当地政府，而是有赖于部

落首领对政府支持的程度。 历史上也门大多数王朝对部落实行的是间接管理，国家

依赖部落社会提供税收、兵源和政治忠诚，部落也依赖国家获得领地、牧场和种种特

权。 近代以来，部落在融入现代国家方面困难重重，既有国家要求集权而部落保持

自治传统的矛盾，也有部落对国家现代制度的排斥。 萨利赫执政后期，仅仅通过平

衡策略无法平息部落对国家集权的不满，在要求地方分权改革遭遇重重困难的情况

下，部落最终走上反对萨利赫政府的道路。

在现代国家认同与文化建设方面，也门政府通过确立现代法律体系、教育体系、

文化体系整合国内各群体，试图构建现代文化体系和认同观。 但也门部落文化源远

·６８·

① 有观点认为，也门部落并不是一个亲缘关系网络而更多表现为地理上的区分，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

有德雷施、威尔等。 但目前这一观点学术界还存在争议。 本文认为，也门部落早期亲属关系的特征很明显，至
近代社会变迁和分化后，地区利益开始超越亲缘关系成为部落间加以区分的主要因素。 参见 Ｐａｕｌ Ｄｒｅｓｃｈ，
Ｔｒｉｂ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ｈｅｌａｇｈ Ｗｅｉｒ，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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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长，它在部落间创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在历史上曾是王国建立

和抵御侵略者的有效力量。 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强大的部落文化阻碍了国家认同的

构建，部落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平衡对抗”原则催生的部落复仇引发了无休止的暴

力活动，不利于现代国家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 部落社会对也门现代国家重构的影响

近年来，也门内部冲突不断，外部大国深度干预，国家出现安全真空，恐怖主义

与政治暴力盛行，南方分裂主义再度抬头，社会严重失范。 除了学界已有论述的国

内危机、胡塞武装崛起、地方主义、地缘政治等原因外，作为也门传统政治和社会基

本单位的部落社会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不协调也是根本原因之一，未来也门现代国

家重构仍将至少受到部落社会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基于不同部落体系的地方主义仍然是也门民族国家重构的最大挑战。 当

前，也门存在强大的地方主义势力，其主要包括 ２００７ 年兴起的旨在要求南部地区独

立的“南方运动”、“帖哈麦运动”（Ｔｅｈａｍ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胡塞武装组织和“基地”组织

分支。 也门国家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各地方势力乘机扩大势力范围，甚至提出完

全独立的要求。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来自马里卜、贝达和焦夫省的数百名部落成员聚首马

里卜市，就创建自治机构展开讨论，最终决定组建筹备委员会，以应对胡塞武装夺

权，其目标是实现这三个省份的独立自治。① 实际上，萨利赫政府下台后，也门社会

呈现碎裂化，不同地区部落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进一步强化了部落意识，也使部落之

间矛盾尖锐化。 由部落矛盾引发的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贯穿哈迪政府政治重建的

全过程。 伴随也门危机的持续发酵，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不断扩大影响，对民

族和解和政治重建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部落也逐渐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盘踞

的中心。
第二，部落因素影响着也门联邦制的实施。 也门部落社会的自治传统具有悠久

的历史。 萨利赫时期，政府极力拉拢西北高原地区的哈希德和巴基尔部落联盟，面
对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采取政治上排挤和经济上盘剥的政策，激起了上述地区部落的

不满。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面对上述部落联盟的地区自治要求，哈迪政府根据全国对话会

议的最后文件，将也门政治制度从共和制改为联邦制。 按照最终公布的决定，也门

原有的 ２２ 个省份将被划分为六大地区，其中四个在北方，两个在南方，部分权力将从

·７８·

① Ａｌｉ Ａｂｏｌｕｈｏｍ， “ Ｔａｌｋ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ｙ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ｈｅｂａ，” Ｙｅｍ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ｙｅｍｅ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ｅｎ ／ １８５８ ／ ｎｅｗｓ ／ ４８７５ ／ Ｔａｌｋｓ⁃ｕｎｄｅｒｗａｙ⁃ｆｏｒ⁃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ｈｅｂａ⁃ｒｅｇｉｏｎ． ｈｔｍ，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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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央政府移交到地区政府的手中。 而对已经存在的强大地方实力派，哈迪政

权试图通过实施联邦制以避免国家陷入再次分裂，这本身就是也门中央政府向地方

部落妥协的表现，一方面，部落诉求促成了联邦制的实施；另一方面，部落社会的强

大使得民众的政治忠诚通常以本部落认同为基础，民众对统一的国家认同明显不

足，进而导致中央政府弱势，有限的国家军队难以保证联邦政府政策的顺利落实。

四、 结　 语

尽管也门历届政权进行了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现代性构建，但也门的

现代国家构建之路仍将曲折而漫长。 除长期分裂的历史因素和大国利益争夺的外

部因素外，也门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未能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也是也门现代国家构建

受阻的重要原因。 也门部落社会长期以来对自身文化的坚守、对自治和荣誉观念的

强调，都导致其对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排斥，这在政治层面表现为其坚持自治为特

征的制度化手段与中央政府集权化要求之间的对抗；在经济层面表现为传统经济体

系及管理方式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并存与冲突；在文化层面则表现为部落认同与国家

认同之间的矛盾。 总之，也门政治危机持续陷入僵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部落社会

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在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断裂，导致了严重的

社会失范问题。
在也门原有的政治体系崩溃、国家陷入内战的背景下，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与文

化传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部落组织仍然具有其合理性。 历史经验证明，一味地

以西方政治经验为模板、忽视或排斥传统文化的整合方式无法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

国家的融合问题。 正视部落社会长期存在的现实，认同部落在地方管理、社会保障、
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也门进行现代国家构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也
将是破解也门冲突，扭转国家碎片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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